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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的力量：《士师记》叙事模式探析

何　琛１，２

（１．上海大学 文学院，上海　２００４４４；２．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，河北 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“上帝订约—先知传达—百姓践行”这一叙事模式始终贯穿《士师记》之中，其中一

系列事件通过类似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内部的关联。本文以“先知传达”环节的关键人物底波拉

和“百姓践行”环节的实践者雅亿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为切入点，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探讨《士
师记》中的女性力量在叙事中的展现，揭示潜藏在《士师记》文本下的性别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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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《士师记》结构模型

传统的叙事性作品通常都有比较连贯和完整

的情节发展过程，包括开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等部

分。《旧约》作为一种叙事或叙事的方式载体，与

其他叙事性作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它引入了一

个超自然的存在即上帝。在《旧约》中，以上帝为

中心，形 成 了 一 个 包 容 万 物、统 纳 世 界 的 普 遍 规

则，形成了以“上帝”为特性的叙事话语。这一特

性与圣经 叙 事 紧 密 相 连，贯 通 在 整 个《旧 约》之

中，并呈现了“上帝订法或订约—先知传达—百姓

践行”这一圣经叙事的基本模式。《旧约》中独立

成卷的纪传性著作都由一串相对独立的中、小事

件彼此衔接而成。这一系列事件有时通过类似的

叙事结构实现其内部的关联，典型一例见于《士师

记》。在《士师记》中提到了十二位士师的名字，这
些士师作为类型化人物以群体形式出现，而《士师

记》的叙事框架也大同小异：以色列人常常背弃其

祖先与上帝的立约，远离耶和华去侍奉迦南的巴

力神和亚舍拉女神，上帝恼怒以色列人的所作所

为，使他们遭致外族的欺压，在苦难中呼求上帝拯

救，上帝在以色列中兴起士师，他们带领以色列人

脱离苦难生活，国中太平几十年；而后以色列人再

度背弃上帝，遭致惩罚，进入新一轮循环。士师在

诸次重大战事中都为以色列民族建功立业，毫无

例外的每次均以民族进入太平盛世为结局。几乎

所有的士师故事都是在此框架中讲述的，以致其

成为《士师记》的形式标志和结构模型，契合弗莱

创立的 Ｕ型模式，即背叛以后落入灾难 与 奴 役，
随之是悔悟，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

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［１］。下文以《士师记》
中底波拉和雅亿的故事来分析这一结构模型的实

现过程。

　　二、女 先 知 底 波 拉 和 雅 亿 在 叙 事 模 式

中的作用

　　《旧约》中有众多的女性人物出现，除了提到

的有名有姓近两百位妇女之外，还提到了数百位

妇女。她们或被称为某某人的女儿，或某某的妻

子，或某某的母亲，另外还有一些无名氏［２］。虽然

《旧约》中对她们的生平事迹所记不丰，但她们在

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《士师记》中的底波

拉和雅亿就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两位。
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。

作为一个女人，底波拉并不亲自披挂上阵参与军

事行动，她只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在幕后策划布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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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她的女先知角色更为显著，先知的判断代表

了上帝的旨意，所以非同一般，而是充满了强烈神

性内涵。因此底波拉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在以色列

中的帮手，她是“先知传达”这一环节的关键人物，
正是她预言了上帝必将敌将西西拉交到一个妇人

手里，在叙事模式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。
底波拉虽然做了士师，但是上帝最初 还 是 拣

选了一个男人来做底波拉的帮手，让他带领以色

列人反击由西西拉率领的耶宾王大军。底波拉找

来了巴拉，并忠实的向他传达了上帝的旨意。
“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亚比挪庵

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

咐你说，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泊

山去”（士４：６）。
“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

全军往基顺河，到你那里去。我必将他交在你手

中”（士４：７）。
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帝最初明确应许要将敌军

和敌将西西拉交到巴拉的手上，即叙事模式的第

一步“上帝订约”；然而巴拉将军因为敌我双方力

量悬殊巨大，他没有立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，反
倒转而要求底波拉同他一起去抗敌。此时两人的

对话形成鲜明对比，透过巴拉的懦弱，衬托出底波

拉的智 勇 双 全。这 是 对 传 统 男 性 英 雄 形 象 的 颠

覆，对男权至上观念的有力打击。巴拉坚持让底

波拉和他同去战场并非仅仅因为底波拉是具有灵

性的士师，他的坚持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底波拉

女性权威的质疑：他不能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拿

自己和一万士兵的性命做赌注。于是巴拉提出如

果底波拉自己也置身其中那么就相信她的预言。
这时形势发生了改变，底波拉又做出另外一番预

言，“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

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

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，与巴拉一同往基低

斯去了”（士４：８）。
因为底波拉也去了战场，有些读者期 待 底 波

拉所说的“妇人”即是指自己。作为一位杰出的女

性人物，底波拉完全胜任击败西西拉这一重任，然
而故事没有按照读者的推测发展。首先，请求底

波拉陪伴自己到战场上时巴拉将军很清楚自己的

下级身份。如果底波拉预言的意图是刻意向巴拉

将军指出胜利的荣耀将不会归功于他，那么她的

预言是完全多余的。其次，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制

服敌人并且将荣耀带给上帝。而且，作为一个女

先知，底波拉的任务就是完成“先知传达”这一环

节，必定不会在意自己的功劳和荣耀。
另外一个女人在抵抗迦南人的胜利中也起到

了关键性的作用———雅亿。《士师记》第１７至２２
节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雅亿用计谋杀死了逃到她帐

篷避难的敌军将领西西拉，正是雅亿刺杀西西拉

的行动印证了底波拉的预言，成为“百姓践行”这

一最终环节的实践者，在叙事中占据了中心的位

置。事实上，雅亿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主要是印

证底波拉这位女先知的预言，完成“百姓践行”这

一叙事模式的最终环节。雅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

底波拉的“帮 手”———帮 助 底 波 拉 实 现 了 她 的 预

言。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在其文章中认为底波拉在第四章

１４节 以 后 从 故 事 中 消 失 了［３］，这 种 说 法 并 不 准

确。并不能因为底波拉没有从头到尾出现在故事

中，就由此断定她并非主角或者仅仅因为雅亿的

行为印证了底波拉的预言而认为她是主角。恰恰

相反，如果雅亿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践行底波拉

的预言，那么雅亿刺杀西西拉这一情景事实上就

成为了底 波 拉 这 位 女 先 知 其 预 言 特 征 的 扩 展 和

延伸。

　　三、女性的力量

在表面的男性权威压制下，《士师记》中隐藏

着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，其中的女性角色得到了

充分肯定。首先，士师时代之初押撒就鼓励丈夫

要刚强（士１：１４）；巴 拉 时 代，在 男 人 未 能 担 当 之

际，女子被迫担当了勇士的角色。先是雅亿杀了

外邦入侵的西西拉，除掉以色列的外患；接着是不

知名 的 妇 女 杀 了 亚 比 米 勒，除 掉 以 色 列 的 内 忧。
《士师记》呈现了上帝的公义，成就了他透过约坦

发出的预言（士９：５６～５７），但成就的途径不是男

人，而是女性的力量［４］。
底波拉所做的预言“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

交在一个妇人手里”（士４：９）对于西西拉和巴拉

将军都是一种打击，她如何实现“百姓践行”的过

程值得我们仔细分析。
当战争的乌云开始密集时，引出了主 要 人 物

的出场。在雅亿出现的场景中，西西拉和巴拉与

她的关系都颇具讽刺意味。西西拉大军和巴拉大

军的敌对状态在故事中是显而易见的。两位将军

集合军队的过程也十分相似：
“巴拉就聚集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

斯，跟他步行上去的有一万人。底波拉也同他上

３６　第１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何　琛：女性的力量：《士师记》叙事模式探析



去”（士４：１０）。
“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

的 全 军，从 外 邦 人 的 夏 罗 设 出 来，到 了 基 顺 河”
（士４：１３）。

战争开始前两军的实力对比显示巴拉将军的

部队是步行到战场，而敌军首领西西拉拥有“铁车

九百辆”更为强大。然而在战争开始后形势很快

发生了转变，“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

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

跑”（士４：１５）。叙事过程在经历了敌我双方的冲

突升级 后 慢 慢 进 入 高 潮 部 分。巴 拉 将 军 有 如 神

助，即将大获全胜之时叙事情节又发生突转：西西

拉在以色列军队面前溃败之时，他步行逃到了基

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篷前。雅亿的出现使得读

者心生疑问：西西拉是否能求得一线生机保全性

命，巴拉是否能擒获西西拉避免功亏一篑呢［５］？

叙述者紧接着道出西西拉逃到雅亿帐篷前的

原因：“因为夏琐王耶宾与基尼人希百家和好。”此
时此刻西西拉是从父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情境：
如果希百是迦南人的盟友，那么他的妻子雅亿也

毫不例外。而雅亿对西西拉充满同情的话语和温

顺的行为进一步使他确信了自己的判断，“雅亿出

来迎接西 西 拉，对 他 说，请 我 主 进 来，不 要 惧 怕。
西西 拉 就 进 了 她 的 帐 棚。雅 忆 用 被 将 他 遮 盖”
（士４：１８）。雅 亿 既 不 是 西 西 拉 的 母 亲 也 不 是 他

的情人，而这样的话语和举动在叙事中是模棱两

可的，她是在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还是给了西西

拉一些暧昧的暗示呢？在《旧约》中，女性的帐篷

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女性的身体。在进入帐篷后，
西西拉躺下休息，而雅亿给他盖上被子；当西西拉

请求喝水时，雅亿给他拿来牛奶；盖被子和拿牛奶

常常是一位母亲安慰孩子的行为，所以西西拉充

分相信了雅亿，放下了戒备之心并请求雅亿在他

睡觉时替他放哨，反讽由此而生。“西西拉疲乏沉

睡。希百的妻子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，手里拿着

锤子，轻 悄 悄 地 到 他 旁 边，将 橛 子 从 他 鬓 边 钉 进

去，钉入地里。西西拉就死了”（士４：２１）。西西

拉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临死前也未曾料到自己会

死在这个无比信任的手无寸铁的妇人手上。雅亿

使用非传统的武器（帐篷的橛子和匠人的锤子，士

５：２６）刺杀西西拉这也体现了其女性的特质。女

性被认为是弱势群体，在《旧约》中女性所能参与

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，因此底波拉预言一个女人

将杀死西西拉，这对于女性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

的。而对雅亿刺杀敌将西西拉的描述则是对女性

能力的赞赏和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。
随着刺杀结束，叙事中的内在矛盾瞬间化解，

故事随即进入尾声。然而，巴拉将军更微妙的具

有讽刺意味的出场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。巴拉在

叙事角 度 的 切 换 中 登 场 了。巴 拉 将 军 进 入 帐 篷

后，亲眼看到了自己正在追捕的西西拉已经被刺

死。第四章２１节先是从叙事者的角度描写了雅

亿刺杀西西拉这一事件，紧接着在第２２节中西西

拉的死又一次被提起，而第二次的叙事焦点突然

转移到巴拉将军身上。叙事角度的转换使得刺杀

被再一次强调，而这也将巴拉将军放到了一个略

微尴尬的位置———猎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猎物已

经被猎杀了。巴拉和雅亿这样略带讽刺的相逢也

使得底波拉的预言成真。
雅亿帮助以色列人的动机在故事中并没有交

代清楚。在一些情况下，主要人物的背景材料不

见于开端处，而出现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，“摩西

岳父（或作内兄）何巴的后裔，基尼人希百曾离开

基尼族，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帐棚”
（士４：１１）。由此可以推断出，雅亿所属的基尼族

和迦南人以及以色列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而

故事中一再强调基尼族的中立状态也解释了敌对

的两位将军都信赖雅亿的原因。然而，这种中立

状态使得雅亿的动机变得模糊不清。我们可以从

以下几个角度分析一下：首先，如果雅亿是真心地

款待西西拉，使他保住性命，那么当以色列大获全

胜之时她必然要受到牵连，像其他杵逆上帝意旨

的人一样遭受惩罚。其次，雅亿当时手无寸铁的

独自在帐篷中，如果她试图拒绝全副武装的西西

拉进 入 帐 篷 躲 藏，那 么 也 很 可 能 招 致 杀 身 之 祸。
最后，西西拉代表着压迫“上帝选民”以色列的暴

君形象，如果他这次能死里逃生，日后再卷土重来

杀害以色列民族的话，那么雅亿就是在助纣为虐。
因此雅亿才欲擒故纵，假意逢迎后再痛下杀手，帮
助以色列除了这个心腹之患。

底波拉、雅亿和巴拉的故事，是当时以色列人

社会状况的一个写照。底波拉和巴拉的征战，也

许是想冲破迦南城邦在北方加利利与示剑周围以

色列居住区之间的阻碍。占据耶斯列大平原意义

重大：所有主要贸易通道都从这里经过，有效地控

制这一地区，就等于控制了迦南的大部分。征战

的结果是以色列取胜，迦南诸王虽未被根除，但他

们的强势已经瓦解，以色列人彻底推翻耶宾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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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势力，只是时间的问题（士４：２３～２４）［６］。

　　四、结语

女性在《士师记》的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在

经文中共提到十九位妇女。但是这十九个女性角

色只有四个是有名字的，即押撒、底波拉、雅亿、大
利拉，而其他的则是由与男性所处的不同关系而

定位的：一类是与男性的血缘关系比如父女关系、
母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：耶弗他的女儿、参孙的母

亲、利未人的妾等。另外一类是以独立身份定义：
西西拉母亲的宫女、打死亚比米勒的夫人；最后一

类以地名来命名：迦萨的妓女、基列雅比与示罗的

女子等。这些女性角色是为了彰显《士师记》中的

男性而存在，沦为男性权力或男性叙事的标签，揭
示了以色列古代社会的父权结构本质，以及《士师

记》叙事的男性主义立场［７］。
在《士师记》的文本叙述中，以上帝为中心的

叙述模式 重 要 特 征 就 是 上 帝 所 行 的 神 迹 以 及 神

谕。这些神迹以及神谕彰显了上帝的内在神性，
也成为上帝之道的一种外化表征。因此，上帝对

先知的“晓谕”，先知对此的传达成为《士师记》基

本的叙述模式。在《士师记》第五章中，底波拉和

巴拉高度赞许了雅亿。对雅亿刺杀西西拉的详细

描述正是为了展示上帝预言的实现过程，并再次

强调底波拉做为女先知的预言特性。底波拉的预

言推动了雅亿的行动，而正是雅亿的行动使得故

事的主旨更为突出。如果没有上帝的神性话语指

引，女先知底波拉不会找到巴拉将军来统领大军

对抗耶宾王，雅亿更不会原因不明地刺杀西西拉，
以色列人便不会结束所遭受的苦难生活。雅亿和

底波拉这两位幕前的英雄都是杰出的女性，她们

在故事中扮演着“上帝之手”的角色，携手拯救以

色列人脱离了耶宾王的压迫，使得国中太平四十

年。然而，无论神迹奇事的施行者是谁，最终还是

要归入上帝之道的内在规则，并成为上帝之道的

一种叙事表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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